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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上的风旗帜上的风
————忆恩师高深忆恩师高深 □□班琳丽班琳丽

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置身于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队列里，主持人下令：
“全体起立，唱国歌！”大家遂张口起唇，唱出每个中国人的心声。

歌声响起，声音雄壮中又不乏悲壮。“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一首救亡之歌，这是一首杀敌之歌，这是一首牺牲之歌，
这同时也是一首苦难记忆与美丽复兴之歌。

这支歌我一唱50多年。记得是在内蒙古草原上的小学四年级时学会唱国歌，
同时学会的还有《国际歌》。当时由于年纪小，理解能力差，两首歌的名字仅仅有一
个字的不同，所以国歌和《国际歌》经常被我们这些小学生弄混。但是从音乐旋律
上倒非常好区分：国歌急切紧凑，像战时动员令；《国际歌》舒缓悲壮，像大气磅礴
的宣言书，“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是无奈中的乐观，遥远期
盼中的坚持主义。

后来，年纪再大一点，看到赵丹先生主演的电影《聂耳》，他艺术地再现了国歌
年轻作曲者的一生，把上海亭子间的革命文艺青年的时代风采也重新演绎。这虽
然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故事，可对于50年代出生的我辈而言，仍然显得遥不
可及。我们把《聂耳》这部电影与小说《红岩》《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乃至
《小兵张嘎》都视为一类影片，但观赏性最强的我认为还是《小兵张嘎》，《聂耳》要
稍稍排后一点。再后来是特殊的一个年代，“文艺黑线”的罪名如巨蟒般吞噬掉一
切历史。聂耳虽因早逝而幸免，可词作者田汉却不能脱开干系，他被称为“二流堂
堂主”、“四条汉子”之一，受尽了人间的屈辱。

国歌的故事其实没有完，因为我记得在小学学唱国歌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很
顽皮地让我们每个人用一粒大的算盘上的珠子，珠子上蒙着一片薄膜，然后用口
腔吹出国歌的声音，这还形成了我们班上的一个节目。用算盘珠和一片薄膜可以
做为特殊的乐器，这种乐器估计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算盘珠子的孔成为音箱，孩子
们通红的唇奏出国歌的旋律，呜呜咽咽，紧张急促，还真有点军号的味道。

后来我参军入伍到遥远的云南边疆，成为一个业余诗歌的爱好者和写作者。
我记得在70年代中期，我们这些稍微能舞文弄墨的穿军装的文化人在师里被集中
起来，要进行一项神圣而庄严的工作——修改国歌。我相信当时这是一件很大的
事情，而肯定不只我一支部队的文化人参加，但是很遗憾也很惭愧地说，我们枯坐
半月，反复撰写新词，但田汉的才华无法遮掩，国歌的词注定是那个时代的主旋
律，无法超越，也不可能修改。这就像一场场战斗，一次次冲锋搏杀，勇士们用生命
和鲜血筑起了民族的长城，这一块一块的砖是他们的血肉和生命，是和平年代任
何的词汇都替换和置换不了的。但我仍然为那次对国歌的试图修改而感到遗憾，
虽然我一事无成，虽然我和很多文化人都徒劳地进行了这种尝试。

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唱起国歌的那一刹那，在无数次会议上大家昂首挺胸
唱起国歌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小小的改变。若干年前，这种仪式性的场合常常
是大家全体起立，奏国歌。奏国歌意味着在场者肃立静听，但是后来变了，变成全
体起立，唱国歌。虽然是一个字的改变，但是有洪大的声音在会场响起，有战斗的
旋律在上空盘旋。所以当我放声高唱国歌的时候，我感到我回到了小学四年级学
唱国歌的那个岁月。也许现在中国的孩子们学唱国歌的年龄要早于当年的我们，
我觉得唱国歌越早越好，国歌和它对应的是国土，是界碑。我记得有一年，在中越
边境上，广西一所界河边的小学，我和一群少数民族的孩子们升国旗、唱国歌，然
后用界河的水冲洗着庄严的界碑。我对那些孩子们说：“孩子们，你们虽然是边疆
的孩子，但是我依然羡慕你们，因为在你们的生命中，甚至生命最早的时刻，你们
就知道了什么叫‘国界’，什么叫‘界碑’，这样会使你们更深刻地理解国歌，你们理
解的深度肯定远远深于你们同龄的内地小朋友们。”所以我很羡慕他们。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经历的人，面对国旗唱起一支雄壮又不乏悲
壮的国歌时，唱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你会升起一种作为一个在新中国诞生的人的自豪，因为为了这片国土、这个国家，
有无数我们的先辈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所以我们的国歌是一支民族的战歌，为了
中国的伟大复兴，这支歌我们要响亮地、持久地唱下去！从今天唱到永远！

唱国歌唱国歌
□□高洪波高洪波

“这里睡着一个心脏有病心眼好的老人，一个忧
国忧民却只能写点杂文的文人，一个11岁参军22岁
当了‘右派分子’的离休干部，一个九死一生终身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幸运者。”

2019年11月9日，当我终于站在高深高老墓前，
看到墓碑背面这段碑文时，眼泪瞬间夺眶而出。

与高老认识近10年，每次点开老人的博客，映入
眼帘的就是这样一段话，只不过墓碑上多了“这里睡
着”四个字。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怎不令人唏嘘。

去年10月份我到鲁院学习，到达当天，行李放
下，即刻被桌上的一摞书吸引到了，欣然翻看，最上面
一本书的封面上，第一个名字便是“高深”，只一眼，便
愣在那里。高老曾在鲁院任教，冥冥中，我来似为看
望他，完成与他的10年之约，又或者他知道我来，以
此给予我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鼓励与鞭策。

自那一刻开始，我就决定去一趟锦州。鲁院学习
结束，我即踏上了还愿之旅。次日，在高老的儿子高
勇大哥的陪同下，来到沈阳市回族墓地。

那天虽然冷，但天朗气清，我手扶墓碑，耳边响着
高老“我一生中总觉得对别人尽一点点义务，助人一
臂之力，是一种幸福”的话语，过往的一切重又栩栩如
生地回到眼前。

我与高老不曾谋面的交往始于博客。那是2009
年9月，我在网易上建立博客，使用了一个新疆名字

“沙依巴克”，取自我的一个中篇小说。我于1996年
开始写作，于2000年出版第一个长篇后，便放慢了写
作速度，尽管仍写出了几个中短篇，但怠于投稿。建
此博客的目的，为的就是不想让身边人知道我是谁，
安安静静地贴些东西，自家关起门来自娱。

时隔不久，高老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跟帖，后在读
过我的一篇随笔后建议我：“你文笔很朴实，叙事简明
而深刻，有些话看似‘很白’，其实含着华丽字眼达不
到的文彩。建议你给报刊写点散文。”

那时我刚刚被市委宣传部借调到新闻科，新上手
的工作要边学边做，同时报纸上写了快三年的文化专
栏稿子不想丢，两份工作忙得无暇兼顾文学，零零碎
碎的时间里倒也写出了点诗歌与随感。

读过我的几个小说后，高老鼓励我投稿。那时，
我不知道高老曾在鲁迅文学院执教，只知道高老一直
在给予我创作上的批评和指导，并带有明确的理论性
和建设性。也是那时，我才知道，与我父亲差不多同
岁的高老，身体一直不太好，尤其是视力，两只眼睛皆
因青光眼动过手术。因此，对老人在博客上认真读我
的小说，那么大的体量，那么小的字体，我既心存愧
疚，又十分感激。

因为“沙依巴克”的名字，高老一直误以为我是一
位维族人，给我留言：“我有一个想法，想推荐你给新
疆作协。”

直到这时，我才给高老坦白了我的真实情况。高
老很理解，说：“搞新闻的没有上下班，我搞了大半辈
子新闻，深有感触。两份工作够累了，创作不能影响
正常工作。积累生活增加体验，对创作也是财富。见
缝插针吧，我相信文坛会有一把交椅等待小班的。”

这一年，我母亲查出胃癌晚期。此后，为母亲治
病，送走母亲，沉浸在母亲离开的阴影里不能自拔。
高老常常开导我豁达面对，并依然鼓励我尝试投稿。
我一副客气的口气感激高老。就是那次，高老回复我
说：“你就别客气了。我家可算新闻世家，你也是报
人，我把你当女儿看待可以吧？我一生中总觉得对别
人尽一点点义务，助人一臂之力，是一种幸福，我亦是
被别人搀扶走到今天的。”

2014年1月26日，高老推荐我的小说《小日子》
在《文艺报》发表。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与鞭策。百
忙之中，我开始续写多次动笔都没能完成的中篇小说
《山雨欲来》，直到敲下最后一个句号，我即刻告知高
老：“这个中篇被逼出来了，放下了，身心俱疲，灵魂轻
盈。”高老很快回复：“写完最后一个标点就是胜利。”

2015年3月4日，高老因重感冒烧成肺炎，情绪
有些低落。我担心老人的身体和这不多见的情绪影
响到他康复的心情，便说：“高老，我们定下一个10年
之约吧，我用一个10年成功给您看，您在这个10年
里健健康康地指导我，直到我成为一个合格作家。”

高老一个字回复：“好。”
这一年，因北京雾霾大，高老回锦州老家安度晚

年。就是这样的时候，我说过去锦州看他，当面聆听
他教诲。

也是这一年，我的中篇小说《态度》在《莽原》发表
了。没等我向高老汇报，他先发来信息表示祝贺，说
已在《文艺报》看过推介目录，并告诫我说：“别着急，
悠着来。写作要有耐心，十年磨一剑，守住寂寞，然后
方可能腾达。”

2016年，我的小说《小日子》参加第一届浩然文
学奖评选，获得短篇小说佳作奖，我当即跟高老汇
报。高老回复：“说明评委们还有眼力。大胆投稿吧，
适当的自信也需要。”

这一年的11月15日，高老说他要赴京参加中国
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我突然意识到，这或许是
看望高老的最好机会，便将此想法告诉了高老。高老
欣然应允。但遗憾的是，那次因为工作的事没能成行。

2016年 4月，我开始认真而严肃地写诗歌，至
2017年4月，一年之间写出100多首，一并发给高老
看。

高老细读后给予我鼓励和引导。高老说：“我一
点一点读你的诗，写出了自己的风格，这一点很好。”
又说，“文学这东西很怪，不是真努力用功就有好结
果。文学往往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
荫’。有时越刻意‘认真’越不易成功，有时掉以轻心
地信马由缰倒成功了。我写作60多年了，假如我学
医，60多年肯定已是顶尖级专家了；假如我学木工，
60年了，闭着眼睛也能打出一套高级家具。文学则
不行。文学急不得，必须来情绪了有灵感了，才可能
成功。”

得高老鼓励与教诲，我2015年至2017年，不断
有中短篇小说、诗歌与报告文学发表，2017年加入中
国作家协会。高老发来祝贺的信息，说：“替你高兴，
说明我没看走眼。”

我也欣然告诉高老：“我已自己严肃起来，自律起
来，力求创作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向老师汇报，等老
师这个10年给我监督、检阅。”

高老再次适时地告诫我：“立身之本在精不在
多。过去你只是个爱好者，现在要用作家的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还有就是，文学教导只能起点拨作用，长
能耐主要靠悟。”

2017年伊始，我与高老多半是邮件交流了，除了

畅谈文学，也时常问询高老的身体状况，知道他身体
无恙，很为他高兴。

这年11月27日，我告诉高老：“天冷了，注意别
感冒。”并问他眼睛现在怎么样。

哪料想，高老的回复竟是最后的回复：“不出门，
防止感冒，室内散步。眼睛少用则好，少阅读写作，有
好转。谢谢关心。高深谨白。”

此后，我忙于修改《最后的告别》和《寻梳记》两个
中篇，而后去参加在驻马店举办的《奔流》60周年纪
念活动暨第五届奔流研修班，想着回来即刻向高老汇
报，向他问好。

不料，12月13日下午，我惊见王童老师朋友圈转
发高老去世的噩耗，猝然而至的痛击，让我在接下来
的时间里泪水久久不干。我一向不习惯于在手机上
登录邮箱，那天，我还是笨拙地在手机上打开博客邮
箱，一遍一遍读高老最后一个邮件：“不出门，防止感
冒，室内散步。眼睛少用则好，少阅读写作，有好转。
谢谢关心。高深谨白。”

高老走了，那个一直关爱我，在远方陪着我进步
的高老走了……

而我多么遗憾，答应为高老写篇文章，写首诗，即
便完成，却已无所寄了。答应去看高老，即便如今天
这样成行，也已是隔世之见了。痛亦深，悔亦深。

新中国成立70周年，高老荣获一枚由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纪念章。于高老戎马卫国、执笔为民的一
生，这份国家荣誉实至名归，且至高无上。

高老有诗：作为一个老兵，“不负满头苍白发”，只
要一息存，我的诗还将“是受伤老兵手中/倒下又扶起
的旗帜”。老诗人雷抒雁在《旗帜上的风——读高深
的诗》中写到：“今天，当我重读高深的诗歌时，喉咙里
有一种灼热感。我们骄傲，在需要勇气呐喊的时候，
我们不曾逃避。那旗帜上拂过的风，是呼唤他永不放
弃的诗情，是激励他永不沉沦的人格，是支撑他永不
堕落的正直……依然是战士的品质。”

而今高老与世长辞，但他依然是一面不倒的旗帜，
至少是我文学之路上时时虔诚仰望的旗帜。

当初，当我像回到母亲墓前那样，围着高老的墓
绕走三圈，顿感有风抚面，有话语直抵心灵，仿佛四周
从天而降的、海水般博大澄澈的阳光，瞬间照亮我，令
我整个人变得通透而清醒。

告别时，我扶住秋阳跃动的墓碑，轻声说：“高老，
您在此安息吧，我会时时努力。记得天冷加衣，小心
感冒。”

那一刻，我看见高老墓上白发似的秋草在风里轻
摇，于我，那多像一位恩师轻轻的应答，一位父亲切切
的叮嘱。

我有幸在青春飞扬的岁月里，与一位老人成
为莫逆之交，他是我这辈子的良师益友。直到今
天，我已是75岁的老人了，这位朋友已伴随我走
过近60个春秋。我衷心感谢他，是他让我变得强
大，让我至今心灵依然充满阳光，让我对生命意义
有了清醒的认识，从而在人生道路上绝不浑浑噩
噩，随波逐流，并立志奋发砥砺前行。

这位老人就是屈原。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
爱国主义诗人，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位政治
家，我在阅读不朽诗篇《离骚》时认识了他。我惊讶在
2000多年前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竟然会出现这样出
类拔萃的先贤，他身上有太多高贵的品质，他的人生
闪烁着人格魅力，他的瑰丽诗句惊天地泣鬼神，他的
一生体现出有良知文人的精神风范。

他一生忠君爱国、关注民生、励精图治。他在为
官时主张选贤任能，立法强国，联齐抗秦。当他受到
排挤失去权力时，游荡江湖，仍从内心深处发出深沉
的感叹：“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梁启超
说他是“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鲁迅说他的作品

“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这是从文学上对屈原的评
价。屈原也是一座巍峨的历史丰碑，闻一多评价他
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
人”。毛泽东也说“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
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
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
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纪念世
界四大文化名人，屈原在当年评选的世界四大文
化名人之列。前三位世界文化名人都诞生在欧洲
文艺复兴时期，在他们出生1000多年前，我国的
历史星空中早已出现像屈原这么耀眼夺目的巨
星，让人惊叹。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中国端
午节及其传说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这个节日全国放假3天，纪念爱国诗人屈

原，缅怀他的丰功伟绩。
《离骚》全诗共373句、2490字。诗中抒写作

者面对不幸境遇，仍然坚持对理想的追求，既揭露
了楚王的昏聩多变，也抨击了旧贵族结党营私的
丑恶嘴脸。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美政理想以及坚
贞品格，贯穿于全诗之中。在近60年《离骚》的阅
读史中，我的感情一直汹涌起伏、奔腾不息。我一
次次扪心自问，假如是我，面对如此恶劣的政治环
境我会怎么做，是勇敢还是懦弱？是杀身成仁还是
明哲保身？说实话我不敢响亮回答。我的精神气场
还不够强大，还不足以支撑我像战士一样战斗，因
而我意识到，我更需要加倍地从他的书中汲取精
神力量。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时间花在注释和考
证上，对诗本身的精髓有所忽略。由于长诗所涉年
代久远，在汉语语法上已与当下大不相同，不得不
花大力气去探究。如“摄提贞于孟陬兮”“忳郁邑余
侘傺兮”“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怎么读来都觉得
拗口，光是弄明白字词意思都相当不易。再加上诗
中想象瑰丽奇特，使用众多典故，读者不得不停下
阅读查找资料，颛顼、夏禹、商汤、彭咸、鲧、羿、寒
浞、高辛、少康、武丁、吕望……还有大量陌生的芳
草和楚国方言，弄懂也不易。同时，我还进入一个
误区：我以为一气呵成大段背诵长诗，背得滚瓜烂
熟，才会进入一种阅读新境界。于是我没日没夜、
不知疲倦地背诵。心想读书百遍，其意自见。可遗
憾的是，书并没有真正读进去，艺术审美的感觉也
没有真正释放。

直到10年前一件事情触动了我。那时，我命
悬一线，在医院做了一次大手术：开膛、锯骨、挖
心、截取血管，在ICU室抢救七天七夜。当时，四
肢绑在床上，嘴巴插进一跟大气管，心脏钻孔搭血
管桥后又塞回去。我痛苦万分，但我没流一滴眼
泪，我默读《离骚》，一来给自己加油打气，二来借

此转移注意力以分散痛苦。谁料背诵不一会儿却
卡壳了，滚瓜烂熟的诗句背得颠三倒四，甚至大段
大段记不起来了。怎么会这样？我给吓呆了，忍不
住泪水涌了出来。有护士贴着我耳朵问：是伤口疼
吗？是心脏疼吗？我摇摇头。护士不知道，我痛苦流
泪是心疼我几十年积累的对《离骚》的熟读记忆全
都泡汤了，这种痛苦真是难以言说。

后来我冷静下来，望着雪白的天花板，问自
己：读了几十年《离骚》，难道就是为了背诵吗？又
不是朗诵艺术家，背诵有那么重要吗？这无非就是
想作秀、想摆显、想获得掌声和荣誉。记忆力衰退
并不等于记忆力消失，屈原高贵品质之一就是坚
守理想之光，如果遇到这点挫折就心灰意冷，那
《离骚》就白读了。经过这样的思想交锋，我豁然开
朗，终于走出了死胡同。在这以后，我更加勤奋阅
读《离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弥补记忆力
衰退的缺陷。我甚至常常在半夜上了厕所以后，直
接进书房看一会儿《离骚》，冷静想一些问题，然后
再回卧室睡觉，这样心灵会得到特别的抚慰。

阅读《离骚》时，我不再置身度外，而是把自己
放进去，感情随着主人公命运变化而变化。我不再
是一个“死读书、读死书”的书虫，不拘泥于字词句
和典故，也不再是死板而又机械地复读原文。此后
有阅读，我就在阅读环境现场。眼前呈现出正义与
邪恶的较量，看到刀光剑影，看到“长太息以掩涕
兮”的目光，看到“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身影，看到奸
臣的狰狞眼神。我耳畔也听到不息的呐喊，听到汩
罗江畔那行吟老人绝望的叹息，我的心也会疼也
会滴血。此时此刻，我意识到近60个春秋苦苦阅
读的《离骚》，终于读进我的心里，由此也进入一种
全新的境界。但我愿意把此作为一个新的开端，因
为学无止境。

《《离骚离骚》：》：阅读品质的追求阅读品质的追求
□□王俊康王俊康

不是老汉倚老卖老，在家里早当上了爷
爷。可是所在小区，能让街坊孩子公认你是爷
爷，走到哪里，都能乐于开口叫一声“空竹爷”
却非容易，亦非一日之功。

为什么抖空竹能当上“空竹爷”呢？说来
话长。退休后，为了健康，我在东五环买了一
处有二层楼的小院，呼吸新鲜空气，享受阳
光。随之而来的是，身子却越来越发福，肚子
也日见隆起。数年前，在杭州结识了美术理论
家杨成寅先生，杨老长我十多岁，不瘦不胖，
体态适中，四肢灵动。我向他请教养身之道，
他劝我多运动，不妨抖抖空竹。抖空竹可以减
肥？他笑着从屋里取出一只空竹，我一看是两
头有菱的双菱，不由得笑道：小时候我也玩
过。我随他走到楼下，在过道上试着抖了两
下，他在一旁说：“不错，能抖得起来。回家每
天抖上一小时，一年半载，就能将肚子抖下
去。既活动了四肢，又练了腿劲，一举两得。”

取到了抖空竹可以健身减肥的真经，回
京后就琢磨怎么着手。事有凑巧，听说小区东
边有个公园，每天有几个人在一起玩空竹，于
是漫步走去看看。几位五六十岁的村民自在
逍遥地抖着空竹，玩着各种花式，有绕身跨
腿，有腾空穿越，有空中平步，有海底捞
月……看得我眼花缭乱，在一旁呆呆地站着。
一位光头师傅问我：老爷子也来玩一把？说着
把手中的绳杆递给我，我接过绳杆试着抖了

两下，谁知北方人玩的是单菱，而我只会玩双
菱。双菱两头容易保持平衡，单菱容易轻重失
衡，起手较难，起了好几次也没有抖起来。我问
可否教我？他用头冲南一仰，找李师傅去学。我
向南一看，一位中等个儿、身材均称的中年师傅
正在教练几位新手。我向他们走去，与他打了一
声招呼。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问了问住处，
对我言道，每天早晨可来这里玩。说着说着，拉
近了距离，原来他与我同住一个小区，向他学
也方便，李师傅就成了我学抖空竹的引路人。

万事开头难，确是经验之谈，抖空竹的起
手，看似容易成时难，光是将空竹抖起身，整整
花了我三个清晨。头是开了，接着要解决技巧，
有道是熟能生巧，我的水平却始终停留在熟练
阶段，除了天性愚笨外，也与不求进取有关。我
学抖空竹，目的是保健减肥。当李师傅把我引进
门后，我只是走出自家小院，在小区内自南向
北，由东向西，周而复始，一早一晚自练。

我是小区内唯一坚持抖空竹的老汉，空
竹声起，一声高来一声低，由远而近，园内无
论老幼妇孺，听得空竹声响，就知道老汉又练
上了。其中最爱听、最爱看的就是学龄前的孩
童。孩童看我抖空竹，最幼者不足周岁，姥姥
推着小车，他双目直视，用手比画，伊伊呀
呀。二三岁的孩童，已能摇摇摆摆行步，胆大
者趋步近前观看；更大胆者，能俯身拾取落地
的空竹，双手递我叫道；爷爷，给。真是芳邻二
三童，己及四五龄，空竹抖过门，爷爷叫不赢。
园内有一幼儿班，清晨列队做早操，路上相
逢，则全队弯腰掬躬，齐声叫道：爷爷早。傍晚
相遇则叫爷爷好。有好学的幼童，摸着空竹
道：“我也想抖，爷爷。”每逢此时，我则抚着他
的脑袋言道：“好孩子，快快长，长大了，爷爷
教。”我这辈子从未教过书，未敢为人师，可是
竟敢当着孩子说出了要教抖空竹的豪言壮
语，岂不快哉？

有人会问，减肥效果如何？实话相告，依
然故我。年前见了杨老，他奇怪地看着我的肚
子道∶看来抖得不够，尚须继续努力。我则笑
道∶种瓜得豆，我拣了个“空竹爷”称号，够了
够了。

空竹爷空竹爷
□□包立民包立民


